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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在空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秦巴山区属于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和集
中连片特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脱贫攻坚双重任务。从生态脆弱与“空间贫困”陷阱演进的成因分析秦巴山区贫困特征，

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恶性循环，指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具有一致性、协同性和可持
续性等特征;二者互动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地域文化等内部因素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市场需求拉
动等外部因素;通过二者互动发展达到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减贫效应多重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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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地跨陕、甘、川、渝、鄂、豫五省一市，既是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区，保护区面积达

140004． 5 平方公里，承载着南水北调中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环境修复任务; 又是新时期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有 75 个特困县，占全国 680 个特困

县的 11． 03%，其中特困人口达 302． 5 万人，扶贫攻坚任务十

分艰巨。因此，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性

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科学原理对生态 －经济 －社会复

合系统进行耦合性分析，破解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 －经

济 －社会复合系统恶性循环，探寻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

－经济 －社会复合系统良性循环运行的内在演进机理，进而

从认识论上实现发展观由“穷山恶水”向“金山银山”的转变，

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为秦巴山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

动战略指明了方向，即绿色减贫的发展路径选择。产业精准

扶贫是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入手，将生态环境资

源保护、修复作为反贫困的一种策略，以生态环境修复、保护

形成的绿色生态资源资产化作为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扶持

培育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以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特色产业聚集、产业融合，达到发挥资源禀

赋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控制资源消耗、再生和污染物排

放，巩固生态保护成果与提高扶贫效率的多重目标。

一、秦巴山区生态脆弱与“空间贫困”陷阱演进的成因

秦巴山区是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特殊区域。它是

我国南北水系和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水岭，气候温和、雨量充

裕，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储

量十分可观;又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汇处，是人类

开发较早的区域之一。然而，该地区属于典型的空间贫困，具

有集中连片特困与生态环境脆弱耦合的双重特征。长期贫困

并难以脱贫是由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形成的

空间贫困陷阱( SPT) ［1］，进而演化成区域空间的“环境脆弱→

贫困→掠夺式开发→环境退化→低水平发展”的生态经济社

会复合系统的恶性循环。剖析空间贫困陷阱及恶性循环的原

因及演进机制成为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逻辑起点。

( 一) 空间自然生态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从空间自然生态系统分析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的成

因，相关学者分别从山区地形、人口增长、交通的可通达性、气

候条件、自然灾害等多维因素进行了梳理，如周亮等［2］通过对

秦巴山区各县区地形起伏与人口及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指出，

地形起伏度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秦巴山区各县

区地形起伏、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由西北向

东南方向递减的梯度空间规律，从而形成空间地形起伏与所

在县人口密度、三次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即区域

地形起伏越大，人口密度越小，经济发展受限制越强，相反地

形越平缓，经济活动则越活跃，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集聚; 梁

增泰［3］、赖作莲［4］、鲁西奇［5］、孟文科［6］等研究指出，在明清以

前秦巴山区人口相对稀少，明朝中叶时每平方公里只有 0． 23

人，到 20 世纪末秦巴山区人口达到 523． 49 万人，每平方公里

达到 23 人以上，在交通阻塞的相对封闭系统内人口增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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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地自然资源掠夺式开发导致山区有限的可耕地资源很快

就被消耗殆尽，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

环境恶化;王璐［7］等研究指出，秦巴山区交通可达性呈现以由

县城驻地或地级市驻地向外围衰减的空间特征，从而形成市

场参与不够，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难以有效地发挥农副产

品消费地和工业生产集聚中心职能，对其腹地的辐射带动与

人口吸纳效应弱; 秦巴山区也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赵世发

等［8］通过统计 1954 ～ 2001 年陕西省地质部门地质灾害普查资

料和 2002 ～ 2006 年陕南实际发生的地质灾害资料，发现滑坡
( 含崩塌) 、泥石流是秦巴山区主要地质灾害，期间共发生滑坡
3798 次、泥石流 314 次，频发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

和贫困程度。

归纳相关研究成果，秦巴山区耕地资源有限且质量低下、

交通可达性差、市场进入性差、自然灾害频发等自然生态条件

脆弱，在人口相对稀少情况下，相对丰裕的自然生态资源能够

满足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然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在生

产力水平低下且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们过度依赖

自然资源，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等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破坏，自

然灾害进一步频繁，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贫困进一步加深，

从而形成自然生态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 二) 空间经济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工业化程度是衡量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秦

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三次产

业结构、城市化率、投资效率等综合指标反映了该区域经济发

展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如表 1 所示) 。与全国及发达省市相

比较，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导致需求水平低，投资效率低，第一

产业所占比重偏高、第二产业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和完整的体

系、城镇化率低等使得区域缺乏核心增长极，缺乏具有专业

化、规模化的产业基地、龙头企业，进而对整个第三产业的带

动力弱。

受贫瘠的耕地资源、交通阻塞、人口散居、人力资源素质

低下、市场发育不充分等客观因素影响，制约了生产要素及资

本流动的区位寻优规律，难以在区域内完成专业化分工、要素

聚集、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动力，从而

长期处于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9］。秦巴山区由于其
“要素失衡缺失陷阱”［10］的存在，使得经济发展中出现自然资

源外流、产业结构失衡、资金外流、人才流失、技术缺失、信息

滞后等空间经济系统恶性循环，形成了区域产业结构单一、产

业水平低下的低端化发展路径锁定。

( 三) 空间人文社会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受到资金、土地以及环境容量等

各种硬约束，更要受到人才、技术、文化、制度等软约束。”［11］

以政府公信力、区域文化、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源素质等非物质

要素构成的空间人文系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它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感召力、创造力和整合力，决定着区

域发展的质量，成为区域跨越式发展的无形力量。秦巴山区

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文化，逐步演化成了人力资源

素质低下、思想观念保守、公共服务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及社

会学习网络缺失等“软实力”资源的匮乏，最终形成区域自身

发展能力的缺陷。
表 1 秦巴山区连片特困主要地市国民经济

发展水平主要指标( 2010 年)

区域

GDP
增长率

( % )

产业结构

( 三次产业占

总产值比重)

城市

化率

( % )

固定资

产投资

增长率

( % )

城镇居

民人均

可支配

收入

( 元)

农村居

民人均

纯收入

( 元)

贫困

人口

( 万人)

全国 10． 3 10． 2: 46． 8: 43． 0 49． 7 23． 8 19109 5919 2688

汉中市

( 陕西)
15． 1 21． 7: 39． 1: 39． 2 40． 5 31． 2 14509 4183 108． 7

安康市

( 陕西)
15． 0 20． 5: 39． 6: 39． 9 34． 0 32． 0 14642 3976 100． 5

商洛市

( 陕西)
14． 9 20． 3: 41． 2: 38． 5 35． 2 31． 6 14811 3605 95． 8

陇南市

( 甘肃)
11． 8 26． 3: 28． 6: 45． 1 19． 7 22． 5 10623 2299 130． 5

广元市

( 四川)
15． 9 23． 8: 39． 0: 37． 2 34． 5 9． 3 12509 4036 63． 2

巴中市

( 四川)
14． 7 29． 1: 33． 8: 37． 1 29． 3 35． 7 9694 3847 87． 1

十堰市

( 湖北)
19． 5 10． 6: 54． 6: 34． 8 41． 0 46． 0 12653 3499 89． 2

南阳市

( 河南)
11． 6 20． 5: 52． 0: 27． 5 38． 5 20． 5 15077 5666 85

注:数据根据各地市政府网统计公报和相关规划整理。

“软实力”资源的匮乏使得区域发展缺乏战略布局和利益

联结机制，区域经济发展难以形成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规模化市场以及自主研发创新体系的产业集聚效应。相反，

区域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着分散式、粗放型经营的低效率，没有

形成地方特色产业集聚效应和联动效应，最终导致区域经济

产业发展生产技术含量低、互补性产业不足、产业发展与生态

环境不协调的恶性循环。

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素质相对低

下，在交通、通讯、社会网络等基础设施欠缺的状态下形成了

秦巴山区相对封闭的发展空间，系统的封闭性难以形成有效

的市场，并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发展动力，从而形成区域发展的

“空间贫困”及内部恶性循环的演进机制。破解这种现状，必

须寻求一个有效的支点，从而打破传统，进而获得新的动态平

衡，产业精准扶贫正是这类地区突破恶性循环的一种有效策

略选择。

二、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机理

生态环境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

境具有调节作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

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具有保护促进作用，相反则导致生态环

境系统的恶化。“生态经济系统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态与经济

的协调与持续问题。‘持续’是系统目标，而‘协调’是系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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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生态与经济相互协调，产业发展与生态改良有机结合，是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以及操作程序。”［12］秦巴山区生态环

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其内在互动机理

为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为主要特征。其中，

产业精准扶贫的“精准”二字正是协调生态与经济互动关系的

支点，它是指在“精准识别”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资源

禀赋优势、传统优势产业、区域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基础上，

“精准选择”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以产业结构优

化、产业升级带动农村人口脱贫致富，实现区域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多重目标的开发式扶贫。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精准扶贫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即通过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控制资源消耗、再生和污染物的排

放。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围绕主体功能区定位，选择、

培育具有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特色优

势主导产业，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

高级化，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一体化服

务的产业链及产业网，达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居

民收入增长，技术进步，人文社会环境改善等多重目标，进而

减少环境资源压力，最终达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复合

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 一) 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一致性

从发展的角度讲，积极推进产业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

必由之路，然而我国集中贫困地区往往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高度重合，生态环境脆弱导致产业发展滞后是欠发达地区长

期贫困的原因所在。但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采取的资源掠

夺式开发、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面临的课

题。环境污染与贫困治理是各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两难问

题。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深入，“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共识。贫困区产业经济发展不能再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因此，通过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形成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开发具有地域特色资源禀赋

的生态产业成为贫困地区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调整的主

要依据，也是获取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渠道。

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首先，生态环境保护为产业精准扶贫提供了生态资源禀

赋优势和明确了产业发展方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退耕还

林，恢复和增加植被、涵养和保护水源、治理水土流失、防风治

沙，对区域国土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

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从而推动保护区生态农业、生

态畜牧业、生态林草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等绿

色产业体系的形成，并成为区域产业扶贫的主导模式。其次，

产业精准扶贫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转移农村过剩

的劳动力，促进农村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驱使农村土地流

转和形成规模经济［13］，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与利用，提高了经

济效益，缓解了土地等自然资源压力，控制资源消耗和废弃物

排放，从而对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保护起到调控作用。

( 二) 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协同性

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产

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决定着区域内、区域外生产要素的配置

与再配置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到

区域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量。“产业结构转型是指为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在与外界的能量交换中不断改变

自身状态，实现产业结构内部重心和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促

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的过程”［14］。作为区域
“资源配置器”和“调控体”，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决定着区域

资源是否高效利用、产业之间是否协调，地区优势是否得到充

分发挥。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和转型压力，

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破解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效路径

选择。

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实质就是通过产业结构

调整与转型促使区域生产要素流动与聚集，提高资源的配置

效率，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生态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进而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区域品牌的塑造能力、区域产品

的市场竞争能力，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多重

目标。秦巴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产业精准扶贫就

是在充分考虑区域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基础和市场

需求等因素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产

业结构合理化就是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生态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选择适合主体功能区战

略布局要求的特色产业，以新兴产业改变传统产业，促进区域

产业聚集、产业协调和产业关联效应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

化就是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科技支撑、信息化城镇，带动产

业基地和园区化建设促进特色产业关联、产业集群和产业融

合，实现传统农业向多功能现代农业转型，以区域特色生态农

业和特色生态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推进区域主导产业链的延

伸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结构生态化就是选择发展

与自然资源环境相协调的产业，将产业发展由效益低、消耗高

的领域转移到效益高、消耗小的轨道上来。

( 三) 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直以来，关于贫困及反贫困的研究都是经济学、政治

学、社会学等领域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如马尔萨

斯的“人口论”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黑格尔、卢梭等的“人

权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

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回波效应理论”与“循环积累因果

关系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

论”，钱纳里的“发展模型理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

论”，以及“多维贫困理论”、“空间贫困理论”、“知识贫困理

论”，等等。贫困理论研究沿着“收入贫困”向“能力贫困”及
“人文贫困”的演进［15］，反贫困方式也由“强调物质资本的救

助式扶贫，到强调人力资本开发的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强调社

会资本投资的参与式扶贫”［16］的转向。然而，无论是社会救

助式扶贫，还是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等，产业扶贫既是各

类扶贫措施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各类扶贫措施的有效支撑。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头戏，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需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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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发展生产实现脱贫，而且易地搬迁脱贫、生态保护脱贫、发

展教育脱贫也都离不开产业扶贫的支撑。”［17］客观地说，“将
‘贫困’与‘发展’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发

展就是人类在寻找合适生态位，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18］，也

是人类在寻求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产业精准扶贫是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根基，是可

持续脱贫的依托，是解决生态功能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关键。首先，根据产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以产业精准扶

贫促使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增加

产业扶贫项目和资金，培育具有区域资源禀赋优势的特色农

业产业集群和生态旅游业，以产业聚集、产业联动整合区域资

源，提升区域竞争力，培育区域市场、区域文化、区域品牌、区

域创新能力等软实力，进而带动农民就业、增加并稳定农民收

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提高地方人文素养等，才能有效地

化解“贫困—脱贫—返贫”的怪圈。其次，通过产业扶贫，形成

区域可持续发展产业，才能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和稳定收入

来源，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所造成的掠夺

式开发，对区域自然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再次，通过产业精准

扶贫以现代农业改变传统农业，以新型产业驱动产业融合、产

业联动、产业聚集促进区域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实现区域资

源循环利用，达到区域资源、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促

进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

驱动因素

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具有耦合性的复合系

统。以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决定产业精准扶贫模式，而产业精

准扶贫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实现区域生态系

统的修复与保护; 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优化又为产业发展演化

提供必要的资源禀赋、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基础、政策支

持和市场需求等综合要素。归纳起来，秦巴山区生态保护与

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驱动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其中，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

基础、地域文化等;而外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推动力和

市场需求的拉动力等。

( 一) 内部因素

1．资源禀赋

区域资源禀赋是指“与地域相关联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

与社会资源”的总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总是顺应自

然环境与利用当地资源来发展地方经济，同时形成与地域自

然资源禀赋特点相匹配的产业与产品结构［19］。”自然地理条

件和资源禀赋是区域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源初驱动力，也是区

域产业持续发展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秦巴山区生态

环境保护使得丰富的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等生态资

源优势得到凸显，这些为发展特色农业、水产养殖和生态旅游

等产业提供了资源禀赋优势。产业精准扶贫就是要深挖“绿

色、生态”这一主题，选择、培育、扶贫绿色生态产业，形成特色

农业园区、农林产品加工基地，现代化工业、生物制药和新材

料产业基地，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特色旅游业产业基地等，

带动区域生态产业专业化、规模化、聚集化发展，使区域自然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基础设施

资源禀赋是区域产业发展的先天条件，而基础设施则是

区域产业发展的“助推器”。相关研究指出“基础设施与经济

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

为规模效应、空间配置效应、结构效应与福利效应［20］。”这些

效应有助于区域生产要素的流动及优化配置，专业化市场的

形成。交通运输、能源动力、邮电通信、金融中介、科教文卫、

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产业发展，调整和优

化区域产业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形成社会资本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产业精准扶贫的过程，也是加强对贫困区基础设

施建设的过程。通过交通运输、电力通信、医疗教育等基础

设施建设，使得贫困地区生产要素得到有效的流动和市场配

置，特别是农村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流动及重新配置，缓解

了对农村有限耕地、森林等生态资源的掠夺式利用，为秦巴

山区植被恢复、自然生态平衡起到间接的调节作用。同时基

础设施的改善，加速了区域产业市场化进程，由内向经济转

向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市场效应，成为区域产业快速发展的

有效引擎。

3．产业基础

区域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地理锁定”特

征，传统优势产业往往是形成区域专业化市场、产业聚集的良

好开端。秦巴山区工业经济不发达，特色农业是其传统优势

产业，也是符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发展的产业。依托特色优势

生物资源、现代生物技术和生态环境资源，发展无公害农业、

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多功能农业，以现代农业带动食品加工、

生物制药、化工和新材料产业以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区

域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4．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作为社会资本

影响着区域产业发展的深度。培育地域文化、塑造区域形象，

成为区域组织联系及运行的潜在力量。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高，人们在产品消费中对文化品位的需求日渐剧增。秦巴

山区作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汇处，南北气候的交汇处，

以及湖广移民的交汇处，两汉三国、汉水文化、茶马古道、移民

会馆、特色饮食、地方曲艺等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对这些

文化及其元素的挖掘为区域产业、产品升级提供了人文底蕴

和丰富内涵，推动区域产业根植性、独特性、创新性发展。

( 二) 外部因素

1．政府的推动力

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精准扶贫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行为，

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包括制度、政策、基础设施等

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推动着产业扶贫的进程。政府扶贫政策设

计决定着扶贫产业主体的孕育，产业发展互动关系及产业运

行收益风险机制的培育; 政府制度设计为扶贫产业发展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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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人才、技术等支撑，决定着扶贫产业由低端向高端发展

演进，实现贫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 政

府基础设施投资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着扶贫产业的转

型升级，扶持富有地域文化的研究平台、技术研发平台、质量

检验检测平台及行业协会、信息服务、交易等中介机构为产业

互动、产业关联、产业集聚及区域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等

提供土壤和润滑作用。同时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国家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政府政策还起到平衡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的调控、协调、监督作用。

2．市场需求的拉动力

市场需求是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演化的重要因素。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和发展，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消费发展趋势表现出“消费不断向

新领域拓展、中下层居民的消费得到优先和更快增长、消费中

的不健康不合理成分被剔除或减少、消费的个性化多样化选

择性强化、网购等新型交易方式快速推广”［21］等新特征。人

们在传统温饱型社会需求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要满足后对

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日渐凸显，对生态环境、绿

色、有机食品等食品质量安全及个性化、多样化的休闲体验等

新需求成为趋势，这为欠发达地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多功能农

业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发展契机。

秦巴山区产业精准扶贫正是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以国家

主体功能区定位、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消费观等市场消费需

求结构的变化做好供给侧改革，规划设计产业扶贫项目，依托

区域特色农业、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一村一品”、“一村一景”

发展有机食品、生态产品、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健康养生养老

业、生态旅游等，以绿色发展、生态消费形成区域生态产业体

系，满足市场需求变化的新要求，实现区域现代农业与生态旅

游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关联，达到贫困区产业链

整合及价值链延伸，进而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民增收的

双重目标。

四、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

实践与成效

汉中、安康、商洛、陇南、广元、巴中、十堰、南阳八市是秦

巴山区典型的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主体功

能区。由于这些地区 80%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恶

劣、地质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的中高山区，

受到自然、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等限制，传统以单一粮食生

产、毁林开荒、广种薄收为特征的掠夺式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

化，空间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近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集中连片扶贫攻坚和主体功

能区等宏观发展战略的引导下，这些地区从退耕还林、西部
“山川秀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等工程中逐步树立了“保

护优先、绿色发展、成果共享、优化格局和完善制度”的可持续

发展思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契机，利用退耕还林、南水北调

水源涵养区生态补偿、集中连片扶贫攻坚项目和资金等，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相适应的

特色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进而通过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区

域资源配置效率，控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目前已逐步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 －特色产业绿色发展
－农民脱贫致富 －生态与经济社会同步”的良性循环和可持

续发展模式。

( 一) 保护优先，生态效应成效显著

修复生态、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提供生

态产品、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等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秦巴山区重

点生态功能区区域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和责任，而保护工程的

推进也为该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环境条件的转化提供了

契机，生态资源成为该地区最大的优势资源和财富。从 2000

年开始陆续实施的退耕还林、西部山川秀美、新农村建设、扶

贫攻坚等生态修复工程以来，秦巴山区贫困区主要地市生态

效应成效显著，到 2015 年，汉中、安康、商洛、陇南、广元、巴中、

十堰、南阳八市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 58． 18%、65%、66． 5%、

42． 5%、55． 3%、57． 33%、63%、35． 8，空气质量达到和好于二

级以上天数年均接近三百六十多天，水质达标率 100% ; 该地

素有“生物资源宝库”、“天然物种基因库”之称，拥有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生态资源优势日益凸显，目前

拥有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58 个、森林公园 54 个、地质公园十

多个、风景名胜区近三十多个、湿地公园近十余个等; 拥有黑

木耳、香菇、生漆、核桃、板栗、油桐、天麻、栓皮、黄连木、杜仲、

厚朴、茶叶、山茱萸、花椒、油橄榄、党参、当归、红芪、大黄、甘

草等经济林特、林化产品等特色物种资源;许多地市成功创建

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中

国低碳生态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

形成了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这些生态资

源、生态景观、生态环境等生态资产存量在类型、规模、数量、

质量、空间分布等层面的提升，为特色种植、养殖等生态农业

和生态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优质资源禀赋和经营环境，成为生

态产业开发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因素，为贫困区产业精准扶贫

提供了优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 二) 绿色发展，步入生态经济社会良性循环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与自然环境承

载、区域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达到增加

居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

展，是巩固生态保护工程成功及可持续性的关键。为此，在生

态资源优势日益突出的有利机遇下，秦巴山区各地市通过生

态补偿、扶贫项目等带动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

游业快速发展( 如表 2 所示) 。

秦巴山区生态资源促使特色优势向生态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园区化发展，在转变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

的同时，促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和区域品牌的形成，形

成特色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融合，进一步延长了绿色产业

链，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固定就业和收入稳定增长，缓解了土

地、森林等生态环境与资源的过度使用，生态保护成果得到进

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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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秦巴山区连片特困主要地市特色生态农业

与旅游业发展状况( 2015 年)

区域

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业

特色优质农林产品

地理标

志产品

( 个)

龙头企

业( 家)

总收入

( 亿元)

3A级以
上景区

( 个)

总收入

( 亿元)

汉中市

( 陕西)

绿色蔬菜、柑橘、稻米、
茶叶、食用菌、中药材、
乌鸡、生猪等

13 195 116 14 152． 8

安康市

( 陕西)

绿色蔬菜、富硒茶、蚕
桑、绞股蓝、魔芋、木
瓜、核桃、狮头柑等

7 127 233． 46 12 144． 9

商洛市

( 陕西)

板栗、核桃、葡萄、柿
子、茶、黑木耳、丹参、
九眼莲、香菇、中草
药等

12 81 168 21 174． 87

陇南市

( 甘肃省)

花椒、核桃、油橄榄、茶
叶、蔬菜、中药材等

14 169 151 13 48． 8

广元市

( 四川省)

本油料、红心猕猴桃、
茶叶、烟叶、蔬菜等

24 307 113． 5 19 207． 16

巴中市

( 四川省)

核桃、茶叶、药、银耳、
香菇、板栗、银杏、生
漆、杜仲、黄柏、厚朴等

20 163 74 11 130． 62

十堰市

( 湖北省)

木耳、晒烟、贡米、肚
倍、翘嘴鲌、香菇、柴
胡、黄连、白羽乌鸡、
茶等

39 54 286 44 299． 83

南阳市

( 河南省)

裕丹参、桐柏桔梗、南
召辛夷、西峡山茱萸、
猕猴桃等

5 292 638 35 214． 80

( 三) 成果共享，减贫效应初步得到实现

基于生态保护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优势产业生态化发

展，驱动秦巴山区经济社会整体快速发展。根据表 3 相关数据

可以看出，与 2010 年( 表 1 ) 相比较，到 2015 年秦巴山区连片

贫困地区主要地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及所在省水

平，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城镇化率得到快速提高，产业经济从

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入向要素和科技创新等驱动转变。到

2015 年底，汉中、安康、商洛、陇南、广元、巴中、十堰、南阳八市

分别实现了 54． 9 万、36． 7 万、46． 9 万、64． 37 万、40． 2 万、55． 3

万、50 万和 64 万人彻底告别落后贫困的现状，取得了显著的

脱贫成效。

以“产业选择精准、经营方式精准、支持方式精准、贫困人

口受益精准”［21］的精准化产业扶贫解决了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和收入来源，达到脱贫不返贫的减贫成效，是生态与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脱贫村产业发展示范效应带动毗邻

乡村根据其自身特有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传统产业积极发展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镇一景”等特色农业、农产品加

工业、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实现扶贫区

特色产业差异化开发和专业化市场的形成。扶贫产业发展定

位的准确，使得农村特色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约化、高端

化发展，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将分散

表 3 秦巴山区连片特困主要地市 2015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

区域

GDP
增长

率

( % )

产业结构( 三次

产业占总产值比重)

城市化

率( % )

固定资

产投资

增长率

( % )

城镇常

住居民

人均可

支配收

入( 元)

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 元)

全国 6． 9 9． 0: 40． 5: 50． 5 56． 10 9． 8 31195 10291

汉中市

( 陕西)
9． 6 18． 0: 44． 0: 38． 0 40． 08 23． 0 23625 8164

安康市

( 陕西)
12． 3 12． 4: 55． 3: 32． 3 44． 32 25． 2 27191 8196

商洛市

( 陕西)
11． 2 14． 8: 52: 33． 2 54． 67 22． 8 23509 7706

陇南市

( 甘肃省)
9． 5 22． 31: 23． 14: 54． 55 28． 16 10． 84 18915 5405

广元市

( 四川省)
8． 6 16． 5: 47． 2: 36． 3 40． 83 3． 8 23628 8939

巴中市

( 四川省)
8． 6 16． 8: 46． 6: 36． 6 37． 52 21． 5 23845 9084

十堰市

( 湖北省)
7． 5 12． 1: 48． 9: 39． 0 51． 6 18． 7 24057 7779

南阳市

( 河南省)
9． 2 16． 0: 45． 8: 38． 2 42． 07 17． 0 25140 10777

的农户家庭经营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现代农业生态园的规模化

经营;通过组织创新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向农村专业合作

社、“公司 +农户 +基地”等具有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

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农产

品的深加工及产品包装、保鲜、储藏、运输，增加产品的附加

值;通过品牌化经营强化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意识，以无公害、

绿色、有机、生态及地理标志产品等商标注册及品牌认证、管

理促进特色农产品进入市场，获得市场效益。同时生态保护

促使乡村生态旅游业快速发展，达到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资源优化配置，农民固定就业和稳定收入增长等成效。

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最终达到

生态美、城乡美、产业强和百姓富裕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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